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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那么有条理 , 为何会从头到尾让人挑不

出一个错 , 找不到一个英语口误。他批改

作业一丝不苟 , 宛如印刷体的工整笔迹令

人赞叹。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起班上的学

生 , 对一些有才能的学生大加赞赏 , 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他心地厚道 , 富有同情心 , 善

待他人 , 奖掖后学。学生若遇到了什么困

难 , 他会十分挂念 , 主动予以帮助。他总是

为别人而喜 , 为别人而忧。

慈爱的公公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光难

以倒流 , 但眼前仍然时时闪现着公公的身

影——他那温和的音容笑貌、儒雅谦恭的

风度、善解人意的倾听、自谦自嘲的谈吐、

顾全大局的退让、体贴入微的关照、利他

的自我忍耐，那体现他博大无私胸襟的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人格魅力已融入

我的心灵 , 将永远伴随着我 , 感动着我 , 影

响着我 , 促我改进 , 促我完善。我敬爱亲爱

的公公 , 您永远活在女儿的心中 !

（原载《国外文学（季刊）》，

2004年第 3期）

1953 年，天翔同志领导并主持编制北

京总体规划方案的工作，历经五年，经中

央书记处讨论批准，成为首都第一部规划

方案，为北京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尽管时间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

但我们在他身边整整工作了 13 年，亲身经

历了这个进程，见证了这段历史。他那刻

苦学习、高瞻远瞩，敢于担当的感人事迹，

还历历在目，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记

忆。

理论联系实际  近期与长远结合

1952 年底，他从包头市调到北京，先

后担任市委常委和秘书长、市委书记处书

记等职务。从 1953 年中开始，市委分工

由他领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和建筑施

工工作。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曾先后由

叶剑英、聂荣臻、彭真同志主持，1955—

1958 年期间，天翔同志担任了都市规划委

员会主任。

解放以后，学会管理城市与建设城市，

已经成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正如七届二中

全会指出的：“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

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时北京面对着

回忆天翔同志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往事
○张其锟 (1950 土木 ) 　储传亨 (1950 土木 )

郑天翔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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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复杂的局面。不仅党内、党外对城市

规划有着许多不同意见，而且建设条件很

差，基础资料极度匮乏，城市规划技术队

伍非常薄弱，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任务之艰巨，对于他也是可想而知。

加之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哲学的，对于涉及

大量工程技术知识的城市规划，完全是陌

生的。为此，他带头刻苦地学习。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就编辑了 13 本上百万字的《城

市建设参考资料》。他组织人员，选定题目，

翻译了大量的资料。当时俄语人才很缺，

他就委托公安局组织会俄语的犯人翻译稿

件。所有的稿件都要经过他的最终审阅、

定稿，才交付印刷。这些资料不仅培养了

一批北京城市规划技术队伍，而且影响到

全国，不少省市委也前来索要。

1953 年北京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建设，施工任务急剧增加，城市规划

长期不定，势必影响到当前建设。而制定

规划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基础现状资料

十分匮乏。连适合做规划的小比例尺地图

都没有，不得已只好用老地图缩放拼凑，

做成底图。他组织规划人员，开始一边分

析专家已经提出的方案，一边组织全市力

量开展大规模的现状调查，同时组织中央

和市有关部门参与规划工作。1954 年即编

写出《关于北京市的一些现状资料》，这

份资料涉及北京市的自然情况、人口、工业、

房屋、市政建设等方方面面。在审稿过程中，

他非常认真，提出问题，核实查对。看到

其锟同志写的北京市的自然情况，涉及到

北京工程地质中的八宝山断裂带，他就要

求其锟同志去请教学者，后来访问了北京

地质学院杨杰教授才定稿。为了让更多的

不熟悉城市规划的领导也能看懂，还要求

我们要加上通俗的注释。总之他对工作是

非常细致、严格的。

1955 年苏联专家到京后，又继续开展

更深入的调查。前后延续了四年多，调用

上万的人力（仅公共交通流量调查一项，

短时间就动用过一万多人），完成了系列

的现状调查资料：气象、工程地质、工业、

房屋、人口、土地利用、绿化、交通、上水、

下水、河湖、电力等十余项，并绘制出现

状图。他经常听取调查工作的汇报，并对

调查报告亲自进行修改定稿。经中央批准

的北京市第一个总体规划方案，就是在这

样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

对于北京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水

源，他始终高度重视。对于引滦河、引黄河、

引长江水等各个方案都进行过研究。1954

年底，派出以钟国生为首的考察组，赴内

蒙考察引黄河水的可能性，并亲自以市委

名义写信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请求

大力支持，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同时还向

黄河水利委员会索取了规划资料，进行研

究。对水利部肖秉钧同志 1954 年提出引长

2003 年 11 月 29 日，贺郑天翔同志 90 岁
生日，张其锟（右 1）、储传亨（左 1）学长和
郑天翔同志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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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的战略方案也很关注。对引滦河水进

京方案，也让钟国生等同志做过细致的研

究。因此在总体规划方案中，都为跨流域

引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对待北京古建筑的保护，市委和他也

是十分重视的。如拆除年久失修的朝阳门

城楼，是非常慎重的，向中央报告后，经

批准后才执行的。对于北京城墙这个敏感

问题，毛主席是非常明确，主张要拆除，

而市委的态度非常慎重，实际上是拖着没

有执行。在 1963 年夏季河北发生特大洪

灾，多个水库溃坝，伤亡很严重，毛主席

得知有些县城，因城墙未拆而保了平安，

就在当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说过，看来

城墙不光战争时有用，也可以防水灾，没

拆的也可以不拆。但是最后还是他在审查

修建北京环城地铁时，决定拆除了。从我

们 1983 年进行的航空遥感调查中，对不同

时期航空照片做了分析，也发现“文革”

之前，古建筑破坏较轻，而“文革”中，

是北京古建筑受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

当时是处在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他

非常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在学

习苏联经验时，又特别强调一定要结合中

国和北京的实际。譬如对于道路系统的宽

度和天安门广场的规模，苏联专家开始有

不同意见，认为太宽、太大。但他坚持与

苏联专家沟通，说明情况，最后苏联专家

还是赞同了天翔同志的意见。

仅有远景计划还不行。他认为容易让

人感到实现规划无从下手。于是组织编制

了《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

并于 1954 年 10 月报送中央。1958 年也编

制了《北京市 1958—1962 年城市建设纲

要》。这在当时编制总体规划的同时，还

编制近期建设规划，还不多见，也是创举。

总之，他是坚持实事求是地既结合北

京的实际，又考虑到今后的需求为北京的

发展留下空间。他在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

请示报告中，有一段文字充分说明了他的

规划思想：“关于城市建设中现在与将来

的关系，我们认为，现在的规划事实上要

决定首都长远发展的方向。城市布局一经

形成，即很难改变。因此，我们不但要从

我们这一代人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同时还

要考虑到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辈子孙留

下发展余地。”“我们估计首都人口的总

数将来绝不止五百万。把道路留得宽些，

主要交通干线的宽度规划为 80 到 120 公尺

左右（将来也许窄了，但现在似难定得再

宽）。在城市的绿化方面，除了把窑坑、

窪地、苇塘等不适于建筑的地点规划为人

工湖或公园外，还规定每个区都设立区公

园，增设各种大小公共绿地，并计划在市

区外围和西山建造大防护林带。这样规划，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偏宽偏大，但如果现在

定的过小过窄过死，将来又觉得居住拥挤、

马路过窄、绿地太少时，再要拆房改建就

困难更多，投资更大。现在把城市用地留

得大些，把道路和绿地留得宽些、多些，

将来如果证明用不了这样大、这样宽，可

以在分期建设计划中逐步修改。我们认为

这样做可进可退，比较主动。”实际上，

这是他对当时部分党内同志认为北京规划

过宽、过大的回答。也充分体现了彭真同

志的城市规划的思想：不要束缚后代子孙

的手脚，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实际上

这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随着时间

的推移，当年规划的目标与任务都逐步实

现了，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经中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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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方案，为北京的后来

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否则，哪能有

北京现在较好的发展态势和条件！

天翔同志就是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

和北京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北京的近期发

展和远景结合起来。他终于带领一批城市

规划队伍，完成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

务。

捍卫北京城市规划

万里同志 1958 年 3 月，从城市建设部

调到北京，任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北京副市长。1958 年 6 月市委领导同志分

工有所改变，万里同志主管城市规划和建

设。天翔同志分工主管工业生产和工业基

本建设。当时工业部门同志对全市的规划

还不太了解，从当前职工的实际需要考虑

得多些，新建和扩建厂都想靠近城区发展。

天翔同志因此经常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厂长、

党委书记们的思想工作。1958 年，北京第

二毛纺厂本来已经选址在宣武区白纸坊，

并且已经快开工了。他多次和厂长胡一哉

交谈，还是把该厂动员、安置到昌平县城

附近建设了。接着又把北京手表厂也安排

到昌平县城。1963 年引进日本的维尼纶技

术，本来有机化工厂和维尼纶厂都想安排

在东郊工业区。有机化工厂生产维尼纶的

原料——聚乙烯醇，北京维尼纶是利用原

料抽丝，生产成品——维尼纶纤维。这两

个厂从工艺上讲，应该布置在一起。而且

有机化工厂的原料还要靠北京化工二厂供

给。所以日本专家坚持建在一起的意见。

这样，三个工厂的建设问题就都纠缠在一

起。但天翔同志考虑到北京维尼纶厂耗水

量大，大量污水还必须经过处理。所以他

很坚决地决定，把维尼纶厂安排在水源丰

富的顺义牛栏山镇附近，既解决耗水量大，

又要求单独建污水处理设施。这样就大大

减轻了东郊工业区污水处理的负担，后来

的实际效果也是好的。正当北京工业大上

的时候，他又及时把污染严重的两个大工

厂：大化肥和大电解铝厂停建了。1958 年

中，他还决定把 50 多个中小型机修、劳动

密集型的工厂搬到远郊县镇，为郊区发展

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这些也都是他为建

设卫星城的探索。

规划局李准同志曾经说过：“天翔同

志管工业，对我们规划部门太好了，他为

工厂选址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些厂长党委

书记都是中央部门下来的，有些口气也很

大。不是天翔同志跟他们做工作，我们真

对付不了他们。”实际上，这也是天翔同

志在捍卫北京的规划方案。

尊重知识 关爱人才

这是天翔同志一贯的思想，有人曾给

他提意见说他爱才，他的回答：“我就是

有点爱才。”

在写作《回忆北京十七年》时，他没

有忘记那些为北京规划和建设作出重要贡

献的专家。特别提到：“梁思成同志是我

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学识渊博，对工作认

真负责，长期担任都委会和规划委员会的

副主任，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北京设计院

著名工程师朱兆雪、杨宽麟，著名的建筑

师张镈、杨锡鏐、张开济、赵冬日、陈占祥、

华揽洪等许多同志……在首都的规划和建

设上，都作了重要的贡献。”

但他也没有忘记过，他曾经有过失误。

就在写此文的过程中，他曾给其锟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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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对梁先生尊重不够。”我们也想过，

毛主席 1954 年对梁先生批评得那么严厉，

他作为市委领导，哪能违抗毛主席的指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敬凎同志还

告诉我们，天翔同志离开北京市到七机部

工作之前，专门找到他说明：“批判梁先

生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起来，是错

误的。”请他们在写北京市规划史料时，

要讲清楚。到 2001 年，他还专门出席了梁

思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这都表示了

他对梁思成先生的尊敬和歉意。

对于陈占祥、华揽洪先生的错划为“右

派”，他始终很内疚。他说，他们爱国，

满腔热血回到祖国参与建设，我们怎么把

他们划为“右派”呢？ 1989 年，其锟同志

赴巴黎学术考察时，专门去华揽洪先生家，

看望了华先生，并向华先生转达了天翔同

志的歉意。后来天翔同志认为其锟同志为

他办了一件好事，并嘱咐他把《回忆北京

十七年》中有关内容，寄给华先生，其锟

同志也照办了。接着，他还让其锟同志把《回

忆北京十七年》书送给陈占祥先生，亲笔

题写，请他指正。陈先生也很大度，表示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认为天翔同志不

要太在意了。一次清华大学校庆，天翔同

志和陈占祥先生在工字厅不期而遇，他们

还和校友们一起合影留念，成为非常珍贵

的纪念。他这种严于律己，坚持自我批评

的作风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他对于年轻的城市规划队伍的培养，

也是沥尽心血。他多次亲自动笔写报告，

向中央要求给北京多分配些城市规划和市

政工程的专业大学生。对于刘仁同志意见：

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学理工科的大学生

要“归队”，调到规划部门从事城市规划。

他也很支持，照办。1956 年初，他亲自向

规划委员会的全体干部，传达中央“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要求响应“向

科学进军”号召，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成为副博士，专家。为了恢复自己的英文

学习，他也让其锟同志为他买了英文版的

《毛泽东选集》，当时国内尚无英文版的，

最后买到英国共产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他更多的是用身教带动大家。他要求很严

格，有的规划组长汇报工作不得要领，他

就要求马上停止，告诉他应该如何汇报。

他要求组长汇报，就不许别的同志越俎代

庖。还要求组内其他同志也都出席，便于

互相学习。因此当时一说要向天翔同志汇

报工作，大家都会非常认真地准备，这对

大家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他要求所有苏

联专家的谈话、讲课都要做出记录，整理

后在内部印发，供大家学习。有一次田惠

玲同志说话不注意，和苏联专家产生了分

歧。他了解情况后，他没有批评，还表示：

“我喜欢这样有自己看法的同志。”

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也为北京市培养

出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严谨、思路开

阔的城市规划技术队伍。

天翔同志是北京市第一部城市规划方

案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捍卫者。

在“文革”被关押期间，这是他最艰难的

日子，他还在写对北京市城市规划的意见。

当他看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出现不协调的

日本商业广告，还向有关部门提意见……

他爱着北京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天翔

同志走了，他是怀着对北京的期盼与关注

而走的！我们相信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后起

之秀，一定会向天翔同志交出一份满意的

答卷的！


